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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分类及标本采集史简述

王瑞江

(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植物多样性与特色经济作物全国重点实验室ꎬ 广州 ５１０６５０ )

摘　 要: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ꎬ其发展也受到了社会历史变革的深刻影响ꎮ 该文通过对我国植物

分类学研究和发展史进行简要回顾ꎬ根据人们对植物分类学科的认识程度以及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等ꎬ将我

国植物分类的发展史大体分为原始、古代、近代和现代 ４ 个阶段ꎬ并对各阶段进行了简要说明ꎮ 植物标本是

植物分类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凭证材料ꎬ因此我国的植物标本采集史也见证了植物采集人员在我国植物

分类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血汗、泪水甚至生命ꎮ 植物资源的保护和种质资源的收集和保存正

日益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ꎬ在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背景下ꎬ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分类研究

人员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ꎬ为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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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物分类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科ꎬ随着社

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ꎬ是社会

发展过程中人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和利用自然

的一个缩影ꎮ 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生活的需要ꎬ
人类在受惠于身边植物所提供的物种资源的同

时ꎬ对植物世界的探索也在不断进行着ꎮ
历史上ꎬ人们对植物的认识要早于对植物标

本的采集ꎮ 早期人们对植物的分类仅局限于一些

与其生存密切相关的种类ꎬ如可食以果腹的根、
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等ꎬ可搭棚建屋的树木、藤
条、叶片等ꎬ可医治疾病的草药等ꎮ 对这些植物简

单的功能性分类使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繁衍ꎬ并
在严酷的自然竞争中得到了比其他物种更为快速

的发展ꎮ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

跟欧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人民一样ꎬ对植物的

认识和利用有着相似的过程ꎮ 也就是说ꎬ每个地

区的人民都在各自的土地上依赖其周边环境中的

植物ꎬ与饥饿、贫穷、疾病和自然界的种种困难作

着顽强的斗争ꎮ 在远古的原始社会ꎬ人们可能不

会通过采集和收藏植物标本向他人传授植物识别

的经验ꎬ但是ꎬ为了生存和繁衍ꎬ他们对植物的利

用活动ꎬ如采取食用、药用、颜料植物等ꎬ却一刻也

没有停止过ꎮ 在文字尚未出现之前ꎬ人们通过口

传亲授的方法来辨识和利用可食、有毒、药用及材

用植物ꎬ并在野外从事生活或生产活动时进行代

代传承ꎮ 随着文字的出现和现代文明的发展与进

步ꎬ这种原始的植物分类和采集逐渐发展成为一

门科学———植物分类学ꎮ
中国拥有约 ３. ８ 万种高等植物 ( Ｑｉ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是北半球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ꎬ也
是世界植物物种保存、形成和进化中心之一ꎬ有
“世界园林之母”之称ꎮ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

一ꎬ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认识和利用了许多野生

植物资源ꎬ并积累了丰富的植物分类学知识ꎮ 但

在 １８ 世纪后期和 １９ 世纪ꎬ由于社会历史的重大变

革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等ꎬ植物分类学研究受

到极大的影响ꎬ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丰富的植物

多样性反而成了西方植物采集者的天堂ꎮ 马金双

(２０２０)曾以编年纪事的方式对自 １８ 世纪中叶至

今在我国开展植物分类学研究以及重要的植物采

集活动做了介绍ꎬ这是首部对我国植物分类学史

进行收集与整理的重要著作ꎮ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对中国植物

分类学的发展做一简要说明和概括总结ꎬ并对一

些细节进行补充描述ꎬ以使对中国植物分类学史

的介绍更为简洁明了ꎮ 世界各国对植物分类发展

阶段的划分虽有不同但基本相近ꎬ而我国也因社

会发展有别于其他国家ꎬ特别是欧洲的许多国家ꎬ
因而在植物分类上独具特色(陈德懋ꎬ１９９３)ꎮ 由

于植物分类学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产物ꎬ
因此ꎬ本文根据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ꎬ将我国

植物分类史划分为与之相应的 ４ 个阶段ꎬ并对各

个阶段进行简要介绍ꎮ 同时在我国新时代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大背景下ꎬ对植物分类学发展的机遇

和挑战进行了展望ꎮ

１　 我国植物分类的 ４ 个阶段

基于人们对植物种类的认识和研究的广度与

深度ꎬ以及当时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程度ꎬ将我

国植物分类史分成 ４ 个阶段ꎮ
１.１ 原始植物分类阶段

原始植物分类阶段应始于数百万年前人类学

会识别并采集可食植物ꎬ而止于文字出现的年代ꎮ
这个阶段在历史上应属于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ꎬ
此时文字还没有出现ꎬ仅有简单或称为“图形”或

“象形”的文字雏形ꎮ 那时人们出于对食物的需求

而开始甄别哪些植物可以食用ꎬ哪些植物有毒ꎬ哪
些植物可以用来取暖御寒等ꎬ这些采集活动逐渐

孕育了人类最原始、最初级的植物分类意识ꎮ 经

过长期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人为选择ꎬ终于在 ４
万多年前拉开了原始农业的序幕ꎮ 由于缺少更详

细的记录ꎬ后人对这个时代进行了神化ꎬ如将尝百

草以救天下苍生的传奇人物称为神农氏ꎬ将后稷

奉为农耕始祖、五谷之神ꎮ 在这个没有文字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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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ꎬ人们对植物的识别和利用完全依靠手传口授

进行ꎬ因此被认为是最原始的植物分类阶段ꎮ
１.２ 古代植物分类阶段

古代植物分类阶段始于文字出现以后ꎬ而大

体上止于清朝末期 １８４０ 年的鸦片战争ꎮ 陈焕镛

曾将 １８９８ 年之前ꎬ即欧洲学者采集中国植物进行

研究之前的阶段ꎬ划为我国植物学研究的“上古时

期”(秦仁昌ꎬ１９３１)ꎮ 文字的出现为描述和记载植

物的形态特征提供了重要工具ꎬ并为传授、普及和

传播植物学知识提供了载体ꎬ是人类进入文明社

会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石器时代后期ꎬ伴随着金属

工具ꎬ如青铜器和铁器的使用ꎬ生产力得到了迅速

发展ꎮ 史料表明ꎬ在夏禹或更早的时代ꎬ原始文字

开始产生并逐渐得到创立和发展ꎬ至公元前 １３００
年我国商代晚期出现的有规律文字系统———甲骨

文后ꎬ文字已经基本成熟ꎮ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时代一部内容丰富、涉

及面广的综合性典籍ꎬ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对复

杂多变的自然现象的粗浅认识ꎮ 此书收载了 １５８
种植物ꎬ并以草木禾三类将这些植物的分布、形
态、生态习性、气味等特征和功用做了介绍ꎬ在当

时表现出较高的分类水平ꎬ是后世本草体系分类

的雏形ꎮ 相对于秦汉时期最早系统地反映我国古

代植物分类思想的«尔雅»ꎬ尽管«山海经»中植物

分类显得粗糙和缺乏系统性ꎬ但作为我国现存最

早反映植物分类的著作ꎬ为近代植物分类学发展

奠定了基础ꎬ对探讨我国古代植物分类的形成和

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丁永辉ꎬ１９９３)ꎮ
此后 ３ ０００ 多年的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ꎬ我国

人民基本上是对植物的食用、药用价值进行记录

和描述ꎮ 在分类方法上ꎬ农业方面的著作多采用

以作物、蔬菜、果树、竹木等分类的“农林植物分类

法”ꎬ如汉代汜胜之编著的我国最早的农学专著

«汜胜之书»、后魏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明
代农艺师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等ꎮ 而药用植物多

采用“本草植物分类法”ꎬ如公元前 ３ 世纪的«五十

二病方»ꎬ成书于公元前 １ 世纪的世界最早的本草

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以及后来的«本草经集注»
等常采用“三品分类方法”ꎮ 这些分类法基本上是

出于实用的目的ꎬ而没有顾及植物的自然属性

分类ꎮ
明代是农学和本草学发展的鼎盛时期ꎮ 如明

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朱棣编撰的

«救荒本草»讲述了哪些植物可以替代粮食以度饥

荒ꎬ具有很强的通俗性、实用性和科学性ꎬ是第一

部以救荒为宗旨的植物专著ꎮ “药圣”李时珍编著

的«本草纲目»总结了历代的本草知识ꎬ是我国第

一部比较完备的本草学著作ꎬ在分类学、进化论、
博物学等各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ꎬ标志着我

国人们对植物的分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

段ꎮ 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编撰并成书于 １８４８ 年

的«植物名实图考»收集了谷、蔬、草、果、木等植

物ꎬ开创了植物图鉴的先河ꎬ是中国 １９ 世纪出现

的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植物研究专著ꎬ标志着古

代植物研究的进步和发展ꎬ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代表性著作(中国植物学会ꎬ１９９４)ꎮ
在这数千年里ꎬ人们给大多数常见植物进行

了命名ꎬ即“名物”ꎮ 对植物的“名物”就是指对自

然界中的草木等进行命名ꎬ这是植物命名研究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当然ꎬ中文名的命名一般也会遵

循名称的“优先律”和“普及性”ꎬ但是由于华夏地

大物博ꎬ植物种类非常丰富ꎬ因此ꎬ也不可避免会

出现“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的现象ꎮ 早期记

录植物并且传播较广的书籍如先秦时期的«诗经»
就记载了 １００ 多种植物ꎬ涉及谷类、蔬菜、药材、果
树等ꎬ«楚辞»也记载了上百种植物ꎬ并分为香草木

类和恶草恶木类ꎬ «尔雅» 收录了草本植物名称

４５５ 个ꎬ木本植物名称 １０４ 个ꎮ 这些名称后来也为

农学和医学(本草学)的著作所引用ꎬ对规范古代

植物名称起到了推动作用(陈德懋ꎬ １９９３)ꎮ
利用中文给植物命名或取象于其生态习性ꎬ

如木本植物多用“木”作为偏旁ꎬ而草本类多用于

“艹”ꎻ或取象于颜色ꎬ如朱槿、紫苏之类ꎻ或取象于

其气味ꎬ如鱼腥草、臭椿之类ꎻ或取象于功能ꎬ如接

骨草、扛板归等(谭宏姣ꎬ２００８)ꎮ
由于古代大部分劳动人民识字不多ꎬ文化水

平较低ꎬ大部分植物还是会在民间有其地方名并

大行其道ꎬ如在数百年前传入我国的马铃薯就有

土豆、洋芋、山药蛋等多种称呼ꎮ “同物异名”或

“同名异物”的这种现象不仅对文化交流产生影

响ꎬ而且阻碍了民族植物学和中医药学的发展ꎮ
而更为主要的是ꎬ古代本草学或农学书籍的编写

人员几乎没有永久保存或收藏任何植物的凭证材

料(标本)ꎬ虽然后来在出版的有关书籍中辅以绘

图以确定物种ꎬ如我国北宋时期的药物学家苏颂

编纂的«图经本草»就是«嘉祐补注本草»的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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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ꎬ清朝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收录 １ ７１４ 种

植物也附图 １ ８００ 多幅ꎬ但由于绘图方式或细节展

示不够等原因ꎬ后人往往还是无法对其中的一些

植物种类的原植物进行考证ꎮ
１.３ 近代植物分类阶段

１５ 世纪和 １６ 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飞跃前进ꎬ西方植物分类

学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技术也同样得到了迅速发

展ꎮ 在这段时期ꎬ植物标本大量积累ꎬ对植物特征

的描述也进一步规范ꎬ分类系统开始逐步建立ꎬ植
物分类学从人为分类系统阶段开始逐渐进入自然

分类系统时期ꎮ
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重要

著作当推由李善兰和英国传教士 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等

合译的«植物学»ꎮ 此书于 １８５９ 年出版ꎬ主要内容

来自英国植物学家 Ｊ. Ｌｉｎｄｌｅｙ 所著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ꎬ附有插图近 ２００ 幅ꎮ 此后ꎬ于 １９１８ 年出版

的«植物学大辞典»收录了 ８ ９８０ 条植物学名称名

词和千余幅附图ꎬ为推动我国植物学研究和科学

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１８５９ 年 １１ 月ꎬ 英 国 生 物 学 家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

Ｄａｒｗｉｎ 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Ｄａｒｗｉｎꎬ１８５９)ꎬ将
生物进化论的观念渗透到植物分类学领域ꎬ并引

起植物学家对植物演化的探讨ꎮ 比较著名的有英

国植物学家 Ｊｏｈ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于 １９２６ 年和 １９３４ 年

基于“真花学说”所创立的分类系统ꎬ以及德国分

类学家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Ｇ. Ａ. Ｅｎｇｌｅｒ ＆ Ｋａｒｌ Ａ. Ｅ. Ｐｒａｎｔｌ 在
１８８７—１９１５ 年间基于“假花学说”所创立的分类

系统ꎮ 这两种学派也先后被引入到中国并应用于

植物标本馆的标本管理中ꎮ
在此阶段ꎬ我国许多学者赴欧美留学ꎬ学习了

西方现代植物分类知识并带回中国ꎬ他们中的许

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ꎮ 如 钱 崇 澍 发 表 的 “ Ｔｗｏ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ａｌｌ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ｎｕｎｃｕｌｕｓ ｐｅ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ｃｕｓ ”一文ꎬ是最早由中国人自

己开始描述的植物新种(Ｃｈｉｅｎꎬ １９１６)ꎬ这标志着

中国的植物分类开始走向一个新的时代ꎮ
命名法规的制订是这一阶段植物分类学史上

最重要的事ꎮ 分类学研究中出现的“同物异名”和
“同名异物”等问题影响了人们对物种信息的准确

交流和传达ꎬ因此植物学需要一个稳定、精确且简

单的命名系统并被全世界的植物学家统一使用ꎮ
基于此ꎬＡｌｐｈｏｎｓｅ Ｌ.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 于 １８６７ 年 ８ 月在

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提出了一个

植 物 命 名 原 则———Ｌｏｉｓ ｄｅ ｌａ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Ｂｏｔａｎｉｑｕｅ (ｄｅ Ｃａｎｄｏｌｌｅꎬ１８６７)ꎮ 后来在 １９０５ 年召

开的第二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ꎬ经与会人员的讨

论和修改ꎬ以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ｉｃａｌ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的形式正式发布ꎮ
该法规规定植物“种名”应采用“双名组合 ( ｂ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ｂｉｎｏｍｉａｌ)”ꎬ有效和合格发表的植物

名称应始于 １７５３ 年 ５ 月 １ 日ꎬ即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 (１７５３)
在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一 书 中 采 用 的 双 名 系 统

(ｂｉｎ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之日ꎮ 从此以后ꎬ这一日期成为了

大部分藻类、藓类植物中的泥炭藓科及苔类植物、
真菌和维管植物等现代种类的有效和合法命名的

起点(Ｔｕｒｌａｎ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这本

书也收录了瑞典人 Ｐｅｈｒ Ｏｓｂｅｃｋ 在我国南方沿海

地区采集的百余种植物ꎮ
１.４ 现代植物分类阶段

１９２２ 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成立ꎬ标志

着中国生物学家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ꎬ开启

了国人对中国生物资源调查研究的序幕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以“调查及研究全国动植物之分类ꎬ籍
谋增进国民生物学之知识ꎬ促进农、林、医、工各种

实验生物学之应用”为宗旨而成立的北平静生生

物调查所ꎬ更是推动了我国分类学事业的快速发

展ꎮ 该研究机构的成立不仅取得了一系列卓越的

分类学研究成果ꎬ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人才ꎬ为
中国现代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在人力和物力上奠定

了重要基础(徐文梅ꎬ２００９)ꎮ
１９２２—１９４９ 年期间ꎬ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ꎬ兴

办了许多国家级研究院所和高等教育学校ꎬ出版

的植物学书籍多达 ２５０ 册以上ꎮ 这些书籍内容涵

盖了教科书、讲义ꎬ以及植物学小史和科普、命名

考证、植物检索表和图谱ꎬ还涉及植物解剖学、植
物地理学和植物生态学等知识ꎮ １９３０ 年ꎬ在英国

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ꎬ我国著名植物

分类学家陈焕镛和胡先骕被选为植物学命名委员

会委员ꎮ １９３５ 年ꎬ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国际植物

学大会上ꎬ陈焕镛又当选为植物分类组执行委员

和植物学命名委员会副主席ꎮ
在这个阶段ꎬ中国植物的分类学家学习并传

播西方现代植物分类学知识ꎬ并按照«国际植物命

名法规»开始描述和发表植物新分类群ꎬ为中国现

代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ꎮ 此间ꎬ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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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骕先生于 １９２８ 年发表了秤锤树属 ( Ｓｉｎｏｊａｃｋｉａ
Ｈｕ)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发表的第一个新属ꎮ １９４８
年ꎬ胡先骕和郑万钧还共同发表了我国分布的重

要 “ 活 化 石 ” 植 物———水 杉 ( Ｍｅｔａｓｅｑｕｏｉａ
ｇｌｙｐｔｏｓｔｒｏｂｏｉｄｅｓ Ｈｕ ＆ Ｗ. Ｃ. Ｃｈｅｎｇ)ꎬ被认为是 ２０
世纪我国乃至世界植物界的重大发现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ꎬ老一

辈植物学家就开始着手筹备编写«中国植物志»ꎮ
自 １９５９ 年出版第一册至 ２００４ 年出版最后一册ꎬ
有 ４ 代植物学家 ３１２ 位作者和 １６４ 位绘图人员历

经 ４５ 年艰辛ꎬ共编撰 ８０ 卷 １２６ 册 ５ ０００ 多万字才

得以最终完成(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

会ꎬ１９５９—２００４)ꎮ 此书记载了我国 ３０１ 科３ ４０８
属 ３１ １４２ 种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

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ꎮ «中国植物

志»的完成是中国植物学研究领域一项开拓性、创
新性、系统性、基础性工程ꎬ不但是现代中国植物

分类学家呕心沥血的成果ꎬ而且也应归功于自古

以来对中国植物在农学、本草学、栽培学等方面进

行过命名、记载、校注以及绘图所有人ꎮ 它不仅是

一个时代的标志ꎬ也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ꎮ
后«中国植物志»时代ꎬ中国植物分类学家们

携手国外专家完成了 Ｆｌｏｒ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的编写(Ｗｕ ＆
Ｒａｖｅｎꎬ １９９４—２０１３)ꎬ并开展了对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植物种类和植物区系的深入调查ꎬ以及植物

专科专属类群的分类学修订ꎮ 在研究方法上ꎬ研
究人员在传统的形态解剖学研究的基础上ꎬ结合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ꎬ如对细胞核和叶绿体基因

片段、叶绿体全基因组、核基因组、转录组等进行

序列测定和分析ꎬ使植物分类学和系统学问题得

到了较好的解决ꎬ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陈之端

等ꎬ ２０２０)ꎮ
近年ꎬ由于网络的普及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

速发展ꎬ植物智能识别的软件也迅速得到开发和

广泛应用ꎬ使植物分类不再是专家们的独享ꎬ而逐

渐成为普罗大众进行科学知识学习、交流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工具ꎮ

２　 中国植物标本采集史

植物标本资料是进行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

基础ꎬ但以采集、压制标本来进行植物分类研究要

远比简单地将植物以食、药、材、蔬等的分类要晚

许多年ꎮ 我国植物标本的采集大体可以分为近代

(以欧美人为主的标本采集)和现代(以中国人为

主的标本采集)ꎮ
２.１ 欧美人对我国植物标本和资源的采集

我国的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开展较晚ꎬ而以

欧美为主的西方人士早在 １７ 世纪的明清时期就

深入到我国各地进行植物标本采集、分类研究和

植物资源的收集与保存ꎮ 最早的记录可追溯到

１７０１ 年ꎬ当时受雇于东印度公司的苏格兰博物学

家 Ｊａｍｅｓ 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 在我国浙江省的舟山群岛采

集了 １ 份编号为 ８５７ 的茶标本ꎮ １８８８ 年ꎬ«牛津国

家人物传记大词典»将其称为“第一个在中国制作

植物标本的英国人”ꎬ并认为这份标本是最古老的

茶叶标本ꎬ对解决英国人对于中国茶叶植物学和

文化意义的争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邱妤玥

和邱波彤ꎬ２０１９)ꎮ
自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至 １９３７ 年中日战争全面

爆发的近百年时间里ꎬ西方人在我国采集了大量

的植 物 标 本 和 植 物 种 质 资 源ꎮ 如 爱 尔 兰 人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Ｈｅｎｒｙ 自 １８８２ 年至 １９９０ 年在华期间采

集了 １５ ０００ 多份标本和 ５００ 份种子ꎬ其中 ５００ 个

是新 种ꎻ 英 国 出 生 的 美 国 植 物 学 家 Ｅｒｎｅｓｔ Ｈ.
Ｗｉｌｓｏｎ 自 １８９９ 年多次来华采集ꎬ在 １９０５ 年 ３ 月回

国时就带了 ５１０ 种树和 ２ ４００ 种植物标本ꎻ２０ 世

纪初ꎬ英国人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ｏｒｒｅｓｔ 在我国收集并寄出了

约 ３１ ０００ 件植物标本、大量的杜鹃花科活植物和

种子ꎮ 在 １９３０ 年召开的第五次国际植物学大会

上ꎬ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 Ｗ.Ｗ. Ｓｍｉｔｈ 在其所

提交的论文“中国植物对于欧洲庭园之贡献”中就

统计出欧洲庭园栽培植物中有 ５２％以上采自中

国ꎬ并且这些植物也都是数十年来从我国无偿得

到的(秦仁昌ꎬ１９３１)ꎮ
欧美学者对采自我国的植物标本进行了鉴

定ꎬ并发表了大量植物新分类群ꎬ随之植物模式标

本也保存于国外标本馆ꎮ 据初步统计ꎬ从 １７ 世纪

中叶到 ２０ 世纪的 ４００ 年间ꎬ约有 ３１６ 名西方植物

采集者在中国采集了大约 １２１ 万余份标本并依此

发表了大量的新分类群(杨永ꎬ２０１２)ꎮ 当国人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至 ３０ 年代开始致力于国产植物研究

时ꎬ有 １.５ 万种中国植物已经记载并被外国学者发

表ꎮ 这给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因缺少关键和重要

的比对材料而带来了诸多不便(芦笛ꎬ２０１４)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ꎬ因需要查阅模式标本和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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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的其他标本ꎬ国内许多植物分类研究人员不

得不远赴欧美等地数月乃至经年ꎬ孜孜以求ꎮ
除了专门研究植物分类的人员采集标本外ꎬ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于 １９０９ 年从日本留学回

国在任教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期间ꎬ也经常

带领学生到西湖附近采集并制作植物标本ꎮ 目前

北京鲁迅博物馆还完好地保存着他当时采集的木

槿和马蓼两份植物标本ꎬ这些珍贵的历史标本成

为国人在 ２０ 世纪初期就开始进行植物采集和记

录的重要凭证ꎮ 此外ꎬ鲁迅先生的十几份其他标

本由鲁迅的学生蒋蓉送给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和杭

州第一中学鲁迅纪念室进行陈列和收藏ꎬ但如今

不知是否尚存(钱振文ꎬ ２０１８)ꎮ
关于人们对中国植物的采集史ꎬ前人已经多

有详细记载和描述ꎬ如王印政等(２００４)和马金双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２０)ꎬ故此处不再赘述ꎮ 如果仅对在邱

园收藏的 ９１１ 位中国植物标本的采集者进行一一

描述ꎬ就需要一本专著才能囊括(芦笛ꎬ２０１４)ꎮ
２.２ 国人的植物标本采集

早期的植物采集条件异常艰苦ꎬ尤其是在瘴

气盛行、蚊虫肆虐但植物种类非常丰富的海南和

西双版纳等热带和偏远地区ꎬ时常会有危及生命

的事情发生ꎮ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的创始

人———陈焕镛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只身一人奔赴海南

采集时ꎬ就先被毒蜂蜇伤ꎬ后又患了疟疾ꎬ身上满

是因蚂蟥吸血、蚊虫叮咬以及营养缺乏而形成的

疮痂ꎬ甚至是因左手膀肿最后被人用担架抬出五

指山ꎮ 他于 １９３２ 年 ２ 月再次赴海南采集时ꎬ所有

队员均患病并且一名队员死亡ꎮ 同年 ７ 月左景烈

先生带队继续前往海南采集ꎬ９ 月又有一人病亡ꎮ
１９３５ 年侯宽昭在海南万宁和陵水一带采集时ꎬ当
地土匪横行ꎬ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ꎮ １９３６ 年ꎬ受
聘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贵州调查员的邓世

纬率队一行 ７ 人于 ８ 月 ２３ 日赴贵州贞丰进行采

集ꎬ时至夏秋之交ꎬ瘴疠盛行ꎬ１０ 月 １３ 日随行的助

理杨昌汉和技工徐方才先后病亡ꎮ 邓世纬在扶棺

运回途中ꎬ也与助手黄孜文相继染疾并于 １７ 日病

亡ꎬ剩下的 ３ 人也在此后病亡ꎮ 为了使后人记住

这一中国植物采集史上的灾难和纪念邓世纬为我

国植物分类研究做出的贡献ꎬ陈焕镛就曾以世纬

苣苔属(Ｔｅｎｇｉａ Ｃｈｕｎ)命名新发现的物种ꎮ
另外ꎬ早年献身于植物学事业的还有当时在

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助教的陈谋ꎮ 他于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到云南采集森林植物ꎬ１９３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因

感染瘴毒而病逝于赴墨江县的途中ꎮ 时任中央大

学森林系主任李寅恭于 １９４５ 年所述“初抵昆

明即采标本五百号离昆赴大理行程八百余里ꎬ带
雨半月达邓川宾川诸山得标本二千五百号余
由镇康至澜沧一带全为瘴疠盛行之区ꎬ土族摆夷

兴牛马同棲息迷信神权罔知医药死亡率大ꎬ君气

壮不稍顾忌毅然前赴”ꎮ 更为可惜的是ꎬ这些

标本在抗战期间大多毁于战火ꎬ野外记录也付之

一炬ꎮ 同样ꎬ为了纪念陈谋先生为我国植物标本

采集所做出的突出贡献ꎬ后人也在发表新种时以

其姓名作为种加词ꎬ如 “长苞椴 [ Ｔｉｌｉａ ｔｕａｎ ｖａｒ.
ｃｈｅｎｍｏｕｉ (Ｗ. Ｃ. Ｃｈｅｎｇ) Ｙ. Ｔａｎｇ]”、 “陈谋卫矛

( Ｅｕｏｎｙｍｕｓ ｃｈｅｎｍｏｕｉ Ｃｈｅｎｇ )”、 “ 陈 谋 水 葱

[Ｓｃｈｏｅｎｏｐｌｅｃｔｕｓ ｃｈｅｎ￣ｍｏｕｉ ( Ｔａｎｇ ＆ Ｆ. Ｔ. Ｗａｎｇ )
Ｈａｙａｓａｋａ]”、 “ 陈 谋 悬 钩 子 ( Ｒｕｂｕｓ ｃｈｅｎｍｏｕａｎｕｓ
Ｚ.Ｈ. Ｃｈｅｎꎬ Ｆ. Ｇ. Ｚｈａｎｇ ＆ Ｇ. Ｋ. Ｃｈｅｎ)”、“琅琊榆

(Ｕｌｍｕｓ ｃｈｅｎｍｏｕｉ Ｃｈｅｎｇ)”等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陈谋

在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间采集的一批珍贵的植物标本

再度面于世人ꎬ确实为植物分类学界的一件幸事

(绍兴晚报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４—３０ 日连续报道)ꎮ
中国第一个采集苔藓植物标本的人是云南盐

津的天主教神父邓培根( Ｓｅｍｅｏｎ Ｔｅｎ)ꎬ他也是当

时主要跟随外国人在我国进行苔藓采集的代表人

物ꎮ 后来ꎬ我国的一些植物分类学家如钟观光等

才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采集苔藓植物ꎬ但是植物

标本的鉴定还是需要外国人的帮助ꎮ 王启无、赵
修谦和陈邦杰等学者是我国开始专业采集和研究

苔藓植物的重要代表ꎮ 在 １９４９ 年之前ꎬ国人共采

集苔藓标本近 ２.５ 万号ꎬ其中陈邦杰等人采集约 １
万号ꎮ 陈邦杰先生一生从事苔藓植物的分类研

究ꎬ为培养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人才发挥了重要

作用ꎬ并成为我国苔藓植物研究的奠基人(朱宗元

等ꎬ ２０１９)ꎮ
总之ꎬ植物标本是现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

要载体ꎬ植物标本的采集史也是采集人的生命史ꎬ
他们为此付出的辛苦、汗水乃至生命给植物学研

究提供了丰富的植物材料ꎬ并与植物分类学研究

变得不可分割ꎮ
２.３ 我国的植物标本

模式标本是发表植物学名、考证植物名称的

重要凭证ꎬ对名称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ꎬ在分类

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ꎮ 由于我国许多植物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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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外国人采集、描述和发表ꎬ随之引起的是这些种

的模式标本也大多保存于国外标本馆ꎬ如成立于

１８５２ 年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Ｋ)是目前世界上

标本保存数量最多的标本馆ꎬ收藏了我国 ５０％以

上植物种类的模式标本ꎮ
中国第一个现代植物标本馆———香港植物标

本室(ＨＫ)ꎬ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ｏｒｄ 在担任香港政府花园

部监督时ꎬ以他在香港及华南地区所采集的标本

为基础于 １８７８ 年建立的ꎬ现在保存标本约 ４６ １００
份ꎬ其中模式标本约 ３００ 份ꎮ 目前ꎬ我国馆藏数量

最多的植物标本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

(ＰＥ)、昆明植物所标本馆(ＫＵＮ)和华南植物园标

本馆( ＩＢＳＣ)分别以馆藏 ２６５ 万、１１１.４ 万、１００ 万

份标 本 在 世 界 上 的 排 位 为 ２５、 ６２、 ７１ ( Ｔｈｉｅｒｓꎬ
２０２１)ꎮ 显然ꎬ植物标本馆已经成为进行植物分类

学研究的重要场所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对我国 国 家 标 本 平 台

(ｗｗｗ.ｎｓｉｉ.ｏｒｇ.ｃｎ)收录的植物标本进行搜索ꎬ结果

显示ꎬ目前平台收集了 １１ ５３３ ０２３ 条植物标本信

息ꎬ其中模式标本的数量仅 ３３ ９６６ 条记录ꎮ
模式标本的缺失成为研究中国植物分类的极

大障碍(吴征镒ꎬ１９５３)ꎮ 秦仁昌曾于 １９３１ 年在中

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印行的«今后发展我国植

物学刍议»一书中撰文ꎬ感叹我国植物分类学发展

受阻的关键原因在于“原种标本之无着ꎬ图书设备

之简陋”ꎮ 他为此专门于 １９３０ 年到邱园(Ｋ)历时

１１ 个月拍摄 １. ６ 万张、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ＢＭ)等机构又拍摄 ２ ０００ 多张ꎬ包括了中国植物

的模式标本和定名比较精确的其他凭证标本照片

共 １８ ３００ 多张ꎮ 陈焕镛于 １９３０ 年借参加在英国

举办第五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之便ꎬ将随身携带的

采自广东的植物标本与存放于英国 ＢＲ 和 Ｋ 标本

馆的模式标本相比对ꎬ然后又将这些标本带回国

内标本馆作为相当于模式标本的参照物ꎮ 在当时

我国与国外学术交流比较困难的情况下ꎬ这些珍

贵的资料对我国植物分类学家独立鉴定我国植物

种类和编纂«中国植物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胡宗刚和张宪春ꎬ ２０１１)ꎮ
目前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ꎬ国内外许多标

本馆的植物标本ꎬ包括模式标本ꎬ已经被数字化并

且可以在网上公开浏览ꎬ高清的标本图片和快速

查阅方式为植物分类研究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便利的工作条件ꎮ

３　 新时代植物分类学的挑战与机遇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ꎮ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ꎮ 经

过几十年的几代人的努力ꎬ虽然我国的生物多样

性保护已经取得长足成效ꎬ但是在新的形势下仍

然面临着许多挑战ꎮ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

的变化ꎬ曾经辉煌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逐渐走向学

科发展的低谷ꎬ其学术研究影响也日益被其他植

物学科所替代ꎬ尤其是受到学术评价制度的影响ꎬ
造成许多人才流失、人才断层ꎬ因此植物分类学也

一度成为“濒危”学科(马金双ꎬ２０１４)ꎮ 我国著名

的植物学家洪德元院士多次强调分类学是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重要基础ꎬ并呼吁要大力加强植物分

类学队伍建设ꎮ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ꎬ已
成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和根本大

计ꎬ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也成了新时代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主题ꎮ «中国植物保护战略 ( ２０２１—
２０３０)»也提出了“目标 ３ 推动野生植物保护名录

的不断完善和持续更新ꎻ目标 ６ 加强最重要的植

物多样性保护地区植物分类研究ꎻ目标 ８ 对至少

８５％的已知濒危植物物种进行就地保护ꎻ目标 ９ 对

至少 ８０％的珍稀濒危植物进行迁地保护ꎻ目标 １０
建立国家濒危野生植物种子资源库”等战略目标ꎮ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施行的«生物安全法»明确

地提出了要加强对我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对外

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和应对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也明确表明:在总体目

标上ꎬ到 ２０２５ 年ꎬ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

区域和国家战略区域的本底调查与评估ꎬ重点保

护动植物物种数达到 ７７％ꎮ 在持续推进生物多样

性调查监测方面ꎬ每 ５ 年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红

色名录»ꎮ 在外来入侵物种政策法规制定和防控

管理方面ꎬ开展外来入侵物种普查ꎬ加强外来入侵

物种的调查、监测、预警、控制、评估、清除、生态修

复等工作ꎮ
因此ꎬ在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形势下ꎬ一

方面国家对植物分类学研究人员提出了新的要

求ꎬ另一方面植物分类学也迎来了发展和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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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机遇ꎮ 植物分类人员应当抓住机遇ꎬ通过参

与我国重要区域植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物种保

护、植物编目、红色名录编写以及外来入侵植物的

调查等研究工作ꎬ在完成国家重大需求任务的同

时ꎬ秉持我国老一辈植物分类研究人员吃苦耐劳

的优良传统和无私敬业工作精神ꎬ耐得住寂寞ꎬ守
得住初心ꎬ不断提高植物分类学研究水平ꎬ在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专业人员的价

值ꎬ不负时代ꎬ不负韶华ꎬ为保护我国丰富的植物

多样性、维护我国重要的野生植物资源、保障我国

生物安全做出卓越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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